
甘肃扶贫车间吸纳近5万农民工家门口就业
一年间，利用闲置土地、房屋和鼓励居家生产等方式，兴办 754个社区工厂、卫星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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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召奎

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
书，揭开了发生在北京顺义一工地上的一起杀
人骗赔案件。此案也被律师称之为现实中的
高空“盲井”。

电影《盲井》中，在私人小煤矿做工的“唐
朝阳”和“宋金明”发家致富的招数是，先套近
乎将打工无门的外地农民工认作亲人带到煤
矿做工，在井下工作时制造安全事故将“亲人”
杀害，再找矿主私了，赚取“带血”的赔偿款。

令人没想到的是，电影中的情节竟然在现
实中出现。只不过，制造安全事故的地点不是
在井下，而是在高空。

目前，该案的两名主犯均被判死缓并限制
减刑。

击打工友头部，将其从13层抛下

2014 年 7 月中旬的一天，29 岁的四川省美
姑县人马某在村子里闲逛，正巧遇到了同村的
吉某夫。

“在北京程老板的工地，咱们一起找个人把
他从楼上扔下去摔死造成假的意外安全事故，
然后再冒充死者家属骗取赔偿金。事成之后，
给你1.2万元的好处费。”吉某夫悄悄对马某说。

令人无法想象的是，本是大好年华的马某

竟然为了分得 1 万多元钱而答应了。几天后，吉某
夫便给马某打款 4000元作为去北京的路费。

2014 年 7 月 26 日，马某、程某、吉某夫、吉某支、
吉某则、曲某等在北京合谋，由程某按照事前分工，
承包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某工地的外墙瓷砖勾缝
工程，将该工地作为实施犯罪行为的地点。

当年 8月 10日，他们以招工名义将 32岁的陈某
骗到北京，由程某负责将马某、吉某支和陈某三人
安排至该工地 13 层实施高空作业，并由马某、吉某
支伺机实施杀人行为。

8 月 17 日 18 时许，陈某刚从窗户外面爬进来，
坐在窗户下休息，脸背对着马某、吉某支。此后，吉
某支持铁管击打陈某头部后，两人共同将其从 13层
抛至该楼 2层的平台，致陈某死亡。

“就说他自己摔死的。”马某对吉某支说。
此后，马某给工地外墙贴砖工程承包方负责人

伍某打电话说，“一起干活的一名工人从十几层摔
下来了。”

“我赶到现场后，看到 2楼阳台上一名工人躺着
不动了。后来有人打电话叫来救护车并报警。”伍
某说。

表现异常引怀疑，最终露马脚

马某、吉某支按照事前约定，谎称陈某之死系
意外事故，且伙同程某隐瞒了陈某的真实身份，称
死者为“吉某则”，以便冒充家属来谈赔偿。

当年 8月 26日，吉某则自称是死者的弟弟“吉某

前”，并伙同曲某带来了死者的“妻子”，开口向工地
负责人索要 160万元的赔偿，遭到拒绝。

“价格没谈妥，后来警方说希望将死者孩子带
来做 DNA 鉴定，但‘吉某前’说孩子来不了，后来又
将赔偿款降到 60 万元，但要求必须尽快将尸体火
化。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家属有问题了。”该工地内
外装修工程承包方负责人李某说。

李某回忆：“自称是死者妻子的家属看到陈某
尸体后并没有悲伤的情绪，而且一开始索要 160 万
元，在派出所要求将死者孩子带到北京做 DNA鉴定
后，家属明确表示孩子来不了，还很快把赔偿数额
降到了 60万元，同时要求尽快火化尸体。此外，‘吉
某前’等人还和我们说，尽快给钱，如果我们不同意
赔偿条件就回去将死者家属都叫过来要钱。我就
感觉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家属。”

“家属”的异常反应，引起了警方的重视。最终
通过公安机关的侦查，确定该案为一起以故意杀人
为手段的诈骗案件。

2016 年 12 月，北京市三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
处被告人马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限制减刑。判处被告人吉某支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

马某、吉某支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去年底，马某的辩护人张洁律师收到了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最终核准了北京市三中院对马某、吉某支判处死
缓并限制减刑的刑事判决。此外，该案的程某、曲
某等人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规范用工，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

虽然马某等人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案件背
后暴露出的用工问题依然令人深思。

张律师告诉记者，她在阅卷以及会见马某时
了解到，马某还检举揭发了几起类似案件。此外，
记者注意到，福建龙岩市也曾发生过 7 人在工地
杀害两人后伪造意外事故的案例。去年 8 月，当
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 7名被告人死刑、
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6年 6个月不等。

“此类案件之所以能够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
工地用工不规范。工地上违法分包行为较多，一
旦出现死亡案件，工地负责人往往想私了，避免给
本工程或者将来接工程造成影响。因此想要避免
此类案件发生，就必须规范工程用工。希望能以
此案为引，促使相关部门加强对工程的监管，让农
民工可以真正有保障地工作。”张律师说。

另外，张律师也提醒广大农民工，去工地工作
应当与公司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缴纳
工伤保险。如果是被包工头雇佣，也应和包工头
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并且掌握包工头的准确身
份信息，以及所涉工程和劳务公司的准确名称，同
时还要经常和家人保持联系，确保自己的安全。

“只有政府部门、施工单位以及农民工共同努
力，规范用工，真正实现用工实名制，为每一名农
民工缴纳保险，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此类事件，让每
一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张律师说。

为骗取赔偿款，在高空制造安全事故，并冒充死亡工友家属私了

工地上演高空“盲井”
律师提醒，为避免此类案件发生，需要政府部门、施工单位及农民工共同努力，规范工程用工

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郭 峰

春节过后，不少同
乡南下打工了，刘洋却选
择了在家附近求职，他这
个年纪，在打工的同时，
更多的要考虑照顾老人
和孩子。

今年 45 岁的刘洋，
家在鄂豫两省三县（市）
交界处的河南邓州市彭
桥镇刘山村。以前，春
节过后，他都会和村里
其他青壮年人一样，踏
上南下打工的列车，外
出寻求挣钱的门路。今
年春节和家人团聚后，
思想发生了变化，钱多
钱少不是首选，关键是
能够照顾到家人。

他说，给他触动最
深的是大儿子。他有两
个儿子，大儿子读书时，
他 和 爱 人 都 在 广 东 打
工，留孩子在家乡上学，
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孩
子的学习。结果，初中
毕业后，大儿子就当上
了“农民工二代”，现在
已结婚生子。大儿子和
儿媳妇正月初六就去南
方打工了，留下孙子在
家，需要有人照料。二
儿子目前在彭桥镇中学
念初中，有了大儿子没好好上学的教训，无论如
何，他也要创造条件让二儿子好好读书。

刘洋家有28亩庄稼地，以前外出打工，就把土
地流转给别人种，这次决定不出门打工了，就把28
亩地要了回来，毕竟自己种地，全家吃穿有保障。

2月 11日，正月初七，就在大儿子和儿媳妇离
家外出打工的第二天，刘洋也出门求职了。

从刘洋家到邓州市区，有 30 公里的路程；而
到毗邻的湖北老河口市，只有 25公里。经过一番
比较，刘洋决定到距离最近的老河口市找工作。

和许多求职者的经历一样，刘洋在前往老河
口市区的公交车上，利用智能手机登录招聘网站，
查询信息。到了老河口市区，还前往劳动力市场
和招聘会现场，逐个核对招聘单位的信息、要求和
工资待遇。

面对眼花缭乱的招聘广告，打工多年的他，有
了自己的坚持：要找一份适合的工作，能够发挥特
长，还要能多挣钱，离家近。在上世纪 90年代，刘
洋当过村里的电工，1999 年，参与过家乡的第一
期农村电网改造。两年前，利用打工间隙，他考取
了电工证、登高证，从工厂的一名普工转岗为车间
电工，每月的收入在 6000元左右。

因为有电工证和工作经历，刘洋开始在老河
口市招聘电工的几家公司之间来回比较。从工资
待遇、吃住条件、劳动保障等几个方面筛选以后，2
月 11日下午，他与老河口市锦泰源电力安装公司
签订了劳动合同。公司管吃管住，每天工钱 150
元，月结月清，还发放劳保服装和防护用品。

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从事新一轮农村电网
升级改造项目劳务分包，全市每年近 7000万元的
工程量，由 9 支分包队伍承揽，不愁没活干，不愁
没钱挣，最主要的是发挥了他的技术特长，能够经
常回家照顾家人，农忙时还可以请假回去收割。
打工、种庄稼、照顾老人孩子都不误，与去南方打
工相比，虽然每个月少挣了一两千元，但是家乡消
费水平低，算来算去，还是觉得划算。

经过健康体检、安全学习、登杆训练等几个
环节的考核，刘洋已经成为公司一名合格员工，
干着能挣钱又顾家还喜欢的工作，他的心里美滋
滋的。谈起今年的求职经历，刘洋说，“农民工外
出打工可不能只顾挣快钱，学门技术才是长久
之计，若不是自己有电工证，要找到一份能挣钱
又顾家的工作可不是易事。”

本报讯（记者李国 实习生李俊 刘淋灵）“孩子
今年快高考了，今天来看看有没有好工作，不想出
去了，在家多陪陪孩子，希望他考个好大学。”40 岁
的李贵平是重庆沙坪坝人，在广东中山打工多年的
他今年打算回到孩子身边。听说这两天沙坪坝有
招聘会，他就赶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岗位。

2 月 14 日，重庆沙坪坝区 2019 年“春风行动”首
次专场招聘会在区人力资源市场拉开帷幕。96 家
企业提供了普工、营业员、服务员、销售代表等工作
岗位共计 3000余个，吸引了 2000多名求职者。

李贵平告诉记者，出去务工，不如在家门口打
工好。陪孩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照顾老人。“爸
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也需要人照看。再者，这几
年春运可是折腾够了，还是家门口找份工作更方便
些。”他笑着对记者说。

据了解，从 2月 12日开始，重庆九龙坡、沙坪坝、
永川、涪陵、綦江、万盛等区县都已陆续组织开展各
类招聘会。重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接下
来的一个月里，各区县（自治县）人社部门也将按照
市级统一部署，结合属地实际情况，在公共人力资
源市场、中心广场等组织开展 200余场招聘会，预计
提供超 10万个就业岗位，方便返乡农民工找工作。

“这次回来就不打算再走了。”曾在天津、厦门
工作过的打工妹刘丹凤说。虽然今年才 24岁，她对
自己近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我打算
去奶茶店里学手艺，争取在家乡丰都县城开一家属
于自己的店面。”

刘丹凤在外地打工这两年工资并不高，离家远
开销也大，“丰都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
开个奶茶店应该有市场。”

在重庆火车北站的“梦想驿站”就业招聘信息
墙前，在东莞打工 10多年的刘师傅皱着眉头对记者
说出他的担忧，“我们年纪大了，也没什么技术，回
来不知道能做什么。”

对此，一旁的重庆市人社局工作人员魏浩告诉
刘师傅“不用担心”。他表示，目前重庆市人社部门
针对返乡农民工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在“梦想驿站”
现场就能报名参加培训。

记者在沙坪坝招聘会现场还发现，有部分求职
者是准备年后跳槽的，有的想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
作。来自重庆开州的王丽告诉记者，去年在一家火
锅店当服务员，今年想换个环境。“进什么工厂都
行，只要能把五险一金缴上。”她说，“特别是养老保
险，买满 15 年就可以领养老金。自己有个保障，未
来也能为儿女减少些负担。”

本报讯（记者康劲）“现在，每个月能挣 1500 多
元工资，每天还能到村幼儿园准时接送孩子，再也不
用外出打工了。”今年 38 岁的马麦艳是两个孩子的
母亲，以前，一直跟随丈夫打工东奔西走，赚钱就无
法顾家，如今在家门口的布鞋扶贫车间上班后，这种
情况被彻底改变。

马麦艳是甘肃临夏州东乡县的一名农民工，她
的经历也是当地扶贫车间发展的一个缩影。根据甘
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披露，
2018年以来，全省兴办 754个扶贫车间，吸纳 4.92万
人就业，其中贫困人口 1.62万人。

甘肃的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全国打赢脱贫
攻坚战最艰难的省份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当地产
业培育滞后，企业发展不足，挣钱渠道不宽，收入主
要靠种植、养殖和劳务输转。

如何让农民工和农村的留守妇女就近就业，增

加收入早日脱贫，当地通过扶贫车间找到了一条
新路。

在当地，扶贫车间也叫社区工厂、卫星工厂，通
常设在乡镇、村集体的闲置土地、房屋里，也有的是
居家生产。

扶贫车间以脱贫为宗旨，解决农民工尤其是贫
困户就地就近就业，特点是只负责某个产品的简单
生产加工环节（工序），而不是整个生产加工过程，
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纺织和农产品加工为主，有的
就地取材，有的“两头”在外。

2018年 7月，经过半年多的试点后，甘肃省政府
正式出台了扶持发展扶贫车间促进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意见，出台一系列包括财政奖
补、金融支持、土地优惠等在内的好政策，在用地、
用房、用水、用电、用工方面等给予最大优惠，其中，
仅财政奖补一项，就从 2万元到 60万元不等，让许多

返乡农民工的职业轨迹从此改变。
甘肃临夏、天水、金昌、张掖等市州，整合各类

培训项目资金，专项用于农民工带薪培训。扶贫车
间优先吸纳经过培训的农民工就业，鼓励企业将流
水线和生产车间建在农村。这种送岗上门、就近就
业的经营方式，让不少农民变身成了产业工人，实
现了务农、顾家、挣钱“三不误”。

部分县区政府通过打造扶贫车间，既解决了贫
困劳动力就业难问题，又解决了企业招工难问题，
实现了企业与贫困户的互利共赢。临夏县政府与
厦门凯丰有限公司协作建设的“临夏思明精准扶贫
鞋业生产加工基地”，将东南沿海业已发展成熟的
来料加工产业链与资金流转移到西部贫困地区，首
批在临夏加工的 1 万双长筒棉鞋已通关运往德国，
未来两年可完成 500 万双订单，形成了劳动密集型
产业转移的新机遇、新模式。

组织 200余场招聘会，提供超 10万个就业岗位

重庆农民工本地求职成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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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9日，西安，6岁半的薛昊明在爷爷陪
伴下，提着 100双崭新的手套前往科技路西段，
分发给街头的保洁员。保洁员纷纷给他点赞，

“太有爱心了。”
薛昊明说，前几天，他和妈妈在小区门口看

见一名保洁员只戴了一只手套，还是烂的，手冻

得通红，“我想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出来一部分，
给他们买手套。”薛昊明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妈
妈，她一口答应。

薛昊明妈妈说，她经常去做公益，也带着儿
子去，“从小就培养他的社会责任感。”

邓小卫 摄/视觉中国

西安：6岁娃用压岁钱买手套送保洁员


